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闘争心かきたてられ 

「九州派并非过往云烟，它正鲜活地存在于我当下的创作姿态中。」作为九州派创始核心成员的石桥

泰幸，在铺着未干底漆的毛毡、面积仅六叠的画室里如是说。 

「在日韩现代绘画展上，我既与韩国艺术家深化交流，又与他们展开切磋；同时持续挑战新材料。此

外，樱井孝身先生在法国、菊畑茂久马君在福冈市、 越智修等人在福冈市奋力耕耘。正因始终视他

们为竞争对手，我才毅然辞去公司工作，甘愿贫困也要选择纯粹的绘画之路。即便九州派已解散，

他们的存在至今仍不断点燃我的斗志。」 

平日沉静的他，谈及九州派时便显露锋芒。不同于其他成员，他谈论时滴酒不沾，更显气势逼人。 

 

日韩现代美术展 

石桥在九州派诞生之前，即 1952 年刚高中毕业时，便连续三年入选二科展。那是个“入选”远比如今

珍贵的年代。他师从久留米市已故的伊东静尾——这位二科西人社的主理人，曾被寄予厚望。他舍弃

精英世界选择九州派，是因为"追求入选就必须压抑表现力。九州派既无束缚，又充满彼此严苛碰

撞作品的真刀真枪较量之势。" 

九州派的历史就是一场场战斗的延续。对手不仅是艺术、权力、中央，甚至包括同伴。作品间飞舞着

尖锐的批评。“当战斗消失时，绘画便会衰败”——对坚信此理的石桥而言，这样的九州派反而成了最

舒适的归宿。 

而今年迎来第八届的日韩现代美术展，正是这种精神的延续。他与九州派时代的伙伴山内重太郎

（福冈市）自首届便共同参展，坦言：“这是探索有别于西方的东方独特空间的舞台，但韩国人将全世

界目光聚焦于此的魄力令人震撼。我们必须超越他们。 



意识到了竞争对手的存在 

1968 年，正值九州派解体之际，他辞去了西日本铁道的工作。“与其边工作边半吊子地画画，不如作

为画家活下去。”当时他三十八岁，肩上扛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空前的绘画热潮还要很久才会到来，

地方抽象作家的作品根本卖不出去。面对反对辞职的妻子，他竭力劝说：“男人一旦决定的事，就算

穷困潦倒也要养活你们。” 
虽声称“九州派时期每次办展都花光薪水，对贫困早有心理准备”，但若非心志坚定，岂能舍弃大企

业职位？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或许正是竞争对手的存在。彼时菊畑正以《轮盘系列》引发中央美术界

瞩目，樱井与越智则远赴美国。受托编纂旧金山第三届九州展手册的石桥若心生焦虑，倒也不足为

奇。毕竟三人皆将全部赌注押在了美术事业上。 

辞职后，他虽在福冈国际学校和画室授课，也创作过颇具市场前景的清澈水滴画作，但“生活费主

要靠妻子支撑”才是现实。在这样的境遇中，他始终追寻着色彩与构图之美。从 1981 年首届现代日

本美术展起，他频繁参与各类竞赛、群展，更举办个展，创作了大量作品。 
 
与素材融为一体 

 
某个时期，九州派的标志性特征是运用煤焦油和沥青创造的“黑色”。率先使用煤焦油的是石桥。面

对新材料时，期待与不安并存，但“能真切感受到自己正挣脱陈规进行创作”正是其魅力所在。继九

州派之后，艺术家们更将油漆、清漆乃至草席等随手可得的物品转化为画材——帆布、胶合板、焚烧

叠压的报纸、吐司面包…… 

1963 年在八幡美术馆举办的“九州·向可能性进发”展中，他曾将实物沥青铺路碎片着色后排列成道

路。如今他还在用熨斗烧制毛毡。“我试图发挥材料本身的强度，与之融为一体，这与九州派时期并

无二致。”他如是说。 

去年，他与韩国抽象画家崔明永在首尔举办了双人展。“那股劲头就像当年闯进东京时一样啊”，他

笑着说。 

过去十余年专注于“白色平面空间”创作的他，今年个展中推出了“黑色平面空间”。试图以原始的

“白”与终极的“黑”构建独特的东方空间。“还想创造出如绘卷或卷轴书信般的抽象世界呢”。这位秉

持九州派精神生活的男子，意气风发。 



 
 


